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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

这里是七星砬子，又称七星峰。七

座高耸陡峭的山峰如同天上的北斗七

星一样，故此得名。

驱车前行，道路两侧的苍翠林木渐

次退去，苍茫雪野铺展在眼前。不远

处，七星峰破云而立，历经风雪的雕琢，

山石更显嶙峋峭拔。

一路颠簸，我终于抵达采访的目的

地——位于山脚下的营区。营区周围

是一片白桦林，高大挺拔，如同执勤的

战士持枪挺立。身边的一级上士何科

陶告诉我们：“一座七星峰，半部抗联

史。”他说，这份薪火相传的英雄气，早

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接着，他向我讲述

了单位建设初期的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某项重

大任务箭在弦上，装备却突发故障。老

站长从千里之外的厂所取回备件后，火

速乘车赶回七星峰。归途早已被大雪

覆盖，行至雪深处，他们只得下车铲雪

开道。距离营区还有 10 多公里时，积

雪实在太深，车子根本无法通行。

站长心急如焚，照这样的速度，明

天的任务肯定会延误。他当机立断对

带车干部说：“你和司机慢慢往回走，我

先步行把备件送回去！”

带车干部心头一紧：这天寒地冻的

深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他

急得声音发颤：“站长，还是让我去吧！”

“ 我 比 你 扛 冻 ，路 况 也 比 你 更 熟

悉。你负责把车安全带回去！”不由分

说，站长已背起备件，跳进了齐膝深的

雪海。雪声簌簌，松涛飒飒，他艰难地

前行着，直至黎明才抵达营区。

松 涛 有 声 ，忠 诚 无 言 。 我 望 向 远

处，时值 3 月中旬，白雪覆盖的七星峰

下，春天正在悄然孕育。

在 营 区 的 灯 箱 上 ，一 组 漫 画 吸 引

了我的目光。何科陶指着其中一幅告

诉我：“这幅画就是‘点号精神’的生动

缩影，它描绘的是二级上士梁征用棉

被保护装备的故事。”

一 天 深 夜 ，正 在 调 试 的 装 备 因 某

关键器件表面结冰而发生故障。在装

备内部巡检的梁征第一时间发现了系

统 参 数 异 常 。 他 深 知 在 极 寒 的 气 温

下，器件很快会被冰霜完全覆盖，导致

装备瘫痪。情况危急，他四下寻找却

找不到现成的保温材料。梁征果断跑

回宿舍取来自己的棉被，将器件严密

包裹起来。直到第二天清晨，战友带

来定制的密封罩，将器件封闭。然而，

由于长时间暴露在严寒中，第二天梁

征高烧至 39 摄氏度，陷入昏睡。战友

们心急如焚，轮流用冰块为他进行物

理降温，才终于将他的体温稳定下来。

听完梁征的故事，我的目光在夕阳

照耀下的山山岭岭间环顾。茫茫林海

镀上了一层金边，落日火红、炽热，烧透

了半边天际。我想，这多像扎根七星峰

的官兵，捧出的那颗滚烫的赤子之心

啊。

不 知 不 觉 间 ，暮 色 四 合 。 寒 风 骤

起，细密的雪粒簌簌落下。循着一室光

亮，我走进漫画工作间，遇见了正在伏

案作画的二级上士吕风通。水彩在他

的笔下晕染：雪花如精灵般随风舞动，

火红的花骨朵竟如云团似的，密密匝匝

地绽放在白桦树上。

吕风通说，大家一有空就来工作室

画画。随着他的讲解，我的目光逐一掠

过展柜中的作品：《雪地运粮》定格了大

雪封山时，官兵背负补给、跋涉于山岭

间的身影；《鏖战林海》则描绘了官兵跨

山川、蹚冰河，长途奔袭的场景；《守望

七星峰》中，山脚下那一面迎风招展的

五星红旗，格外动人心魄。

移步间，我的视线在一幅名为《欢

庆时刻》的画前停驻。吕风通告诉我，

这幅画记录的是单位首次荣膺“基层建

设先进单位”的时刻，这份殊荣凝聚着

官兵顽强拼搏的汗水。

山风吹过，远方有阵阵松涛在隐约

作响，像海潮呼啸，此起彼伏。是森林

在呼吸？还是红松在欢笑？我想，那回

荡山间的，或许正是官兵“守山为国、以

苦为乐、创业建功”的心声。

次日，我跟随巡检分队上了山。林

海深处，大家手挽着手，深一脚浅一脚

地踏着齐膝深的积雪。每走一段，我们

就不得不停下，费力地脱下靴子，拍打

出里面冻得硬邦邦的冰碴。刺骨的寒

意早已让双脚失去知觉，但队伍里没人

喊停，更没人掉队。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在这冰封雪裹

的天地间，我们的战士胸膛里跳动的，

是一颗颗鼓荡着青春活力的心！

临别时，吕风通将新完成的水彩画

送给了我。他将画命名为《雪地上的种

子》，右下角写着一行工整的小字：我们

将火红的信仰，装进白桦的种子里，扎

根七星峰。

雪
地
上
的
种
子

■
姚
家
宁

礁盘算不得真正的岛。远看像海

面上停着一朵云，近了才知是白花花

一片珊瑚沙。涨潮时，礁盘只剩下不

到 一 个 足 球 场 大 。 海 生 第 一 次 看 见

它，是在补给船的甲板上。那时他刚

满 19 岁。

“欢迎来到白云礁。”班长说，“往

后，这儿就是你的家。”

海生四下打量了一番，说是家，其

实什么都没有。没树，没草，连淡水都

要靠船运。

班长是个黑瘦的老兵，在礁上守了

7 年。海生上礁后的这天傍晚，班长神

秘地招呼海生：“来，给你看个宝贝。”

礁堡南侧，用帆布搭了个矮棚。掀

开一角，海生愣住了：竟是一畦绿油油

的菜苗。只是菜地的形状似乎有些特

别，不是方方正正的。

海生蹲下身，抓了一把土。土是黑

褐色的，捏在手里潮湿、松软，不像礁盘

上的沙，攥紧了就顺着指缝漏光了。

后来海生才知道，每个战士休假归

来，班长都让他们从家乡带一包土。礁

盘上的菜地渐渐扩大，东北的黑土、江

南的红壤、西北的黄土，都在这里安了

家。

这天，海生收到家信。母亲在信里

念叨，说院子里的石榴花今年开得特别

好，红艳艳的，像一团团小火苗。一整

天，海生都有些恍惚，做什么都提不起

劲。班长看在眼里，没说什么，傍晚时

把他叫到礁堡的南窗前，抬手朝下指了

指：“你瞧。”

海生低头望去，夕阳下，那块被精

心修整的田垄，清晰地勾勒出一片雄鸡

的形状。他的心猛地一跳：这不正是一

幅中国地图吗？

方才还盘踞在他心口的那些空落，

忽然就被一股滚烫的热流填满。

日子像礁盘上的潮水，涨了又退，

转眼海生上礁已近一年，班长的服役期

也满了。

菜地里又添了新的生机：湖南兵种

的丝瓜苗已经破土，广西兵种的芋头也

探出了尖尖的嫩芽。每天傍晚，班长依

旧雷打不动地照料菜地，只是话比以前

更少了些。

班长离岛的前一天，带着海生在菜

地里拾掇了很久。忙完后，班长直起

腰，久久地望着海平线上最后一抹霞

光。风从海面上吹过来，菜叶子轻轻晃

了晃。

第二天清晨，班长登上了补给船。

船缓缓驶离礁盘。海生和战友们看见，

班长面朝着礁盘的方向，站得笔直，抬

起右手，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

朝阳跃出海面，给洁白的礁盘镀上

了一层金边。那片状如雄鸡的菜地，在

清澈的晨光中，绿得格外鲜亮。

白 云 礁
■梁超群

精短小说

1942 年农历十月初八，是涉县青塔

村村民选举村长的日子。

几天前，村丁吴小毛就骑着毛驴，沿

着山路，挨家挨户地通知了。

青塔村下属 21 个自然村，东村、西

村、老垛圪垴、麻地角、岩克朗、柳树溪、

小窖、大荒沟、小岩村等，散落在方圆 15

里的山窝窝里，最大的有 70 多户人家，

最小的只有一户，就是挂在大山崖壁上

的庄子岭村。

天 光 刚 刚 放 亮 ，山 道 上 就 有 了 人

影。虽然通知 18 岁以上村民才能投票，

但没见过世面的山里人，谁不想看看热

闹呢？

自古以来，村长都是富人当，现在却

指 定 要 选 穷 人 ，真 是 日 头 从 西 山 露 脸

了。还有更加新鲜的——这次选举，女

人和男人一样，也有一票。

村 公 所 设 在 西 村 ，只 有 几 间 石 头

房。石房黑黢黢的，顶上爬满了苔藓。

院子里挤满了人，小脚老太太和小

孩子们也来了。原来的村长吴功勋也

来了，却没有了原来的神气，垂头坐在

石 头 上 ，不 说 话 ，只 是 闷 闷 地 抽 旱 烟 。

几个月前，他就不管事了，而是由县抗

日政府派来的特派员马振兴、王建国负

责村务。

小小的院子，一下子塞满了几百人，

就像一碗拥拥挤挤的红小豆。

“喂——”马振兴看见人不少了，把

嘴里的卷烟狠劲地在石头上摁灭，冲大

家喊道：“今天选村长，18 岁以上都有选

举权，18 岁以下的退出会场！”

听得出，这是一个南方人。他的脸

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腰里插着一把手

枪。前一段，他就是用这把枪，在东河滩

击毙了王胖子。鬼子 5 月“扫荡”时，王

胖子曾为日本人带路。后来，他又是用

这把枪，逼着原来的村长吴功勋灰溜溜

地下台。村民们早就传说了，他是来自

陕北的老红军，还是一个连长。

人 群 立 时 安 静 下 来 ，大 家 面 面 相

觑。过了一会儿，看热闹的人们慢慢走

向院外。

王建国开始一个个点名了。“有病的

可以请人代替，女人家也可以让男人替

代。”这个小年轻，说话文文气气，像是大

城市里来的学生。

“郭思贤。”

“唉。”

“李恩树。”

“来了。”

“刘德云。”

“到山西讨饭了，两年没回来，没准

死在外边了。”有人解释说。

“王合顺。”

“有一个。”

“王合顺家的。”

“脚小，我替她来了。”王合顺又说一

句。

……

点名之后，王建国大声宣布：“有选

举权的 489 人，让人代理的 16 人，讨饭外

出的 160 人不算数，实到人数 313 人，有

效票数 329 张。”

接着，主持人马振兴高喊：“为了选

举公平，让吴功勋、吴小毛、武立功 3 人

当监票员，中不中？”

吴功勋是原村长，吴小毛是村丁，只

有武立功大家不熟识。

3 个监票人站起来，冲大家点头鞠

躬。大家终于想起来了，武立功是一个

光棍汉，东村人。其实，他是本村的第二

个秘密党员，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中——”众人喊道。

这时，选票出场了。

所谓选票，竟然是一碗红小豆。

山民们惊奇了，瞪大眼，看着这些土

头土脑的豆豆们，想象不出它们与村长

之间的关系。

下面，宣布候选人，共 3 人：东村人

武上银、东村人武安吉、小岩村人刘树

才。

大家更惊奇了。怎么会是他们？一

个个土里土气，全是穷人，没有一点儿官

样子。

选举开始。3 个人面壁站立，身后

放着一条大板凳，板凳上放着 3 只粗瓷

大碗。

马振兴指挥着大家排队，由王建国

向每人发放一粒或两粒红小豆。村民们

手攥豆儿，依次从 3 个候选人身后走过，

把豆儿放在中意者身后的碗里。

武立功、吴功勋、吴小毛站在一旁，

神色肃穆，一人盯着一只碗。

选民们慢慢地走过候选人的身后。

有的人把豆儿直接放在某一个碗里，有

的人则在每一个碗里都伸一下手，装作

都放了豆儿的模样。山民们虽然没有文

化不识字，却也十分狡黠呢。

小豆豆欢快地跳动着，碰撞着，“叮

叮当当”地鸣响着……

当最后一个人走过的时候，豆儿们

也安静下来了。

武立功、吴功勋和吴小毛当着众人，

开始一个一个地细数豆子。

半个小时后，马振兴手拿一张纸，跳

上一个凳子，高声宣布：“一共发豆 329

粒，收到 326 粒。武安吉得豆 131 粒，武

上银得豆 106 粒，刘树才得豆 89 粒。武

安吉当选！”

满院子的目光，一下子都瞄向了武

安吉。

29 岁的武安吉，是村里粮房的称量

工，平时不爱说话。其实，这个武安吉，

正是本村的第一个秘密党员。

这时，马振兴带头拍起了巴掌，欢迎

新村长讲话。

武安吉的脸憋得通红，像一粒膨胀

了百千倍的红小豆。仅仅是一会儿之

间，武安吉的身份就在山民们心中起了

变化。大家似乎从他的脸上看出了威

严，各自的心里已经装满了沉甸甸的信

任。

太阳已过头顶了，大家急匆匆地往

家里赶去。正是收秋时节，地里的玉米、

树上的核桃，都要照看呢。

路上，每个人的怀里都像揣着一碗

豆子，跳动着，响动着……

金豆豆儿，

银豆豆儿，

豆豆儿丢在碗里头，

一颗豆儿一颗心，

好人里面选好人，

领着咱们打日本……

那声音响在太行山的每一个山坳

里，响成了纯朴的民意，响成了铿锵的足

音。

那 足 音 ，叩 击 着 群 山 ，唤 醒 着 群

山……

豆 选
■李春雷

记 忆

队伍在寒冬里徘徊

山地 平原 河流

还有压低的阴云

都在期待一场春风吹拂

红辣椒 革命者离不开它

革命的颜色 融进革命的性格

会议上 辣味十足

危急关头 历史在遵义转折

雄关如铁 迈步从头越

从此 中国革命

不再一笔一画地临摹洋先生的字帖

在莽莽大山里 迂回曲折

笔走龙蛇 墨色时浓时淡

自由挥洒的狂草

让蒋介石难以读懂

满腹疑惑 颇费思量

朗诵一首律诗 打开万水千山

脚步 丈量山的巍峨

雪花 融化尾随的枪声

水拍云崖 桥横铁索

更添几分豪迈

走过岷山 道路豁然开朗

旗帜 西风 天高云淡

红色轨迹

深深地铭刻进大地的记忆

遵义·转折
■顾中华

入夜，一场冷冷的雨夹杂着雪片从

天而降，落在野营地，黑夜瞬间湿漉漉

了。我躺在宿营车内，听雨打车窗的声

音，时而淅淅沥沥，时而哗哗啦啦。战

友的鼾声仿佛也融入了雨里，夜晚的一

切，冷冷清清的。

查铺查哨后，我撑伞向雨中走去，

闻了闻雨水落在土地上的味道，又伸

手感受那湿凉的触感。渐渐地，我的

神思有些恍惚——耳畔竟传来战马嘶

鸣，如出征前的号角；战鼓随即擂动，

声震四野；刹那间，似有千军万马踏过

泥泞，蹄声隆隆，却又转瞬消散在无边

的雨声里。

野营地东边的荒原上，立着一座两

层 楼 高 的 土 台 ，杂 草 蔓 生 ，苍 凉 而 破

败。当地人告诉我，这曾是点将台，初

建于元代，用来校验兵马、操练军队。

它与几公里外历经风雨的古城墙、不远

处绵延的六盘山彼此呼应，共守贺兰山

以西的关隘。到了明朝，点将台曾被数

次修缮。

我曾翻阅史料，未能寻得当年戍守

于此的将领姓名。可透过湿漉漉的雨

雾，我仿佛看见一位镇西将军正独坐楼

台，背倚城关，低吟“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豪迈诗句。雨势渐

急，雨声渐密，那身影也在这苍茫之中

渐渐淡去。在这连接亘古的雨声里，我

仿佛又听到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

胡马度阴山”的深沉咏叹和“十五从军

征，八十始得归”的悲凉叹息。

寻觅着诗句，我撑伞继续向夜的

深处走去。走着，走着，一场 1935 年深

秋 的 冷 雨 伴 着 料 峭 的 风 ，迎 面 扑 来 。

在这层层叠叠的雨声里，六盘山如横

亘在天地间的青灰色巨龙，有无尽苍

凉与嶙峋之感。跨越了万水千山的红

军队伍，正以惊人的毅力，攀爬在这最

后的关隘之上。他们的军装早已被汗

水、雨水和血水褪尽了颜色，褴褛处露

出了古铜色的皮肤和累累的伤疤。他

们沉默地行走，深陷的眼窝中，却闪烁

着燎原的星火。队伍翻过一座山，又

向另一座山行进。一阵凛冽的风从山

隘间呼啸而过，试图将这支队伍最后

的体温也一并掠走。这时，前方传来

捷报：先锋部队在山下青石嘴村，击溃

了正在休整的敌军运输连。胜利的消

息如同一丛熊熊燃烧的篝火，瞬间温

暖了整支队伍。

当队伍终于屹立六盘山顶，雨忽

然停了。太阳拨开了厚重的铅云，向

山峦间播撒希望与温暖。天，被冷雨

洗得极蓝极远，一道彩虹从脚下投向

远方的路。这时，一股磅礴的诗情，自

队伍中翻涌、激荡：“六盘山上高峰，红

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

住苍龙？”

我撑伞在荒原上慢慢走，雨声渐静，

思绪落回现实。点将台仍立在六盘山的

怀抱中，周围的荒原，就是我们的训练

场。踩着雨水，听着风声，我想：千百年

前的某个雨夜，是否也曾有一个士兵如

我一般漫步，把思绪投向无尽时空？

毋庸置疑，每一位在这里听过冷

雨、尝过风沙的士兵，都是了不起的。

一次射击训练中，我发现来自鱼米之乡

的新兵林善宇，右手虎口和食指都裂开

了深深的口子。休息时我问他：“疼不

疼？”他眼神坚毅：“不疼！只有紧握手

中的枪，才能射中敌人。”我想，这就是

士兵最朴素的心声吧。

这冷雨终将会在夜晚的某一刻停

止，夜的阴沉与厚重也终将会在太阳

初升的时刻烟消云散。我知道，当起

床号吹响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会在阳

光下集结，在一首激昂的战歌中扬起

胜利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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